
      助人？ 自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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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陌生人手中“抢人”首席记者

陆梓华

    吴女士至今仍不敢回想，三年前的那个冬天，若不是恰好撞见女儿希

希收到了那个神秘快递，接下来发生的事，会有多可怕。

快递打开，一大瓶安眠药赫然在目。

吴女士惊慌失措，而希希却异乎寻常的冷静。

当时的希希，刚满 14周岁。

    希希的童年并不快乐。

在她的生活中，“信任” 曾经
是个那么遥远的词。

希希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异
了。 妈妈再婚后不久，继父意外重
病卧床，全家失去了经济来源。 成
绩不佳、相貌平平、性格内向……

希希就像一只“丑小鸭”，受到校园
霸凌，却无处诉说；妈妈为生活所
迫愈发急躁和易怒，对希希言语犀
利、啰嗦，几乎否定她的一切。

初二那年， 希希因为种种原
因休学了。 网络游戏成了她所有
的寄托。 但希希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聊天对话框中无意露出的悲

观情绪，很快被不法分子盯上了。

“学校里的老师都是这样的，

你不要抱有希望”“你妈妈不给你
养狗都是借口，他们就是比较喜欢
你姐姐” ……在游戏 QQ群里，希
希第一次发现，有一个陌生的“朋
友” 总是那么耐心地听她吐槽，每
一句“安慰”听上去是那样顺耳。

“朋友” 开始约她在网下见
面，带她去游乐场，甚至，还给她
买了小狗，价格不菲。 蹭着小狗毛
茸茸的脑袋时，和“朋友”一起在
摩天轮上晃晃悠悠时， 希希并没
有察觉，一场可怕的死亡游戏，在
温情脉脉的伪装下，开始了。 希希
几乎对这个特别理解她的“朋友”

言听计从。 “朋友”叫她去跟妈妈
说，艺校要交学费，她就几次三番
去跟妈妈讨要；“朋友”对她说，此
生无望，不如早日结束生命，重新
选择一次人生，她又想照办。 为了
实现这终极目标， 她几乎像是被

遥控一样，文身、服药、和家人决
裂……

母女间日益严重的隔阂，如
同一道高墙， 让希希得以躲在墙
角，完成她的计划———

如果不是快递出了 “岔子”，

希希或许已经“如愿”成为了这场
暗黑游戏的牺牲品。

看着手里的药瓶，慌乱中，希
希妈妈做了正确的选择：报警。 她
猛然想起，女儿所经历的一切，和
大半年前青少年社工来小区做宣
传时提到的一种新型网络犯罪何
其相似。

此时的希希， 似乎意识到了
些什么。 当警察和社工赶来，当以
为并不爱自己的妈妈惊慌失措地
整日守着她，当“朋友”得知她并
没有服用安眠药， 又不依不饶说
让她换一种死法， 希希模糊地意
识到，似乎，自己并没有那么期待
死亡。

    独立？ 毒药？

    “她始终对着电脑在打游戏，我
们问什么，她简单说两个字，然后继
续打。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
中心社工鲁静回忆，伙伴们第一次见
到希希时，甚至没记得太清姑娘的模
样。 只有在战局间歇，希希才冷冷地
丢过来几个字。这算是对这些不速之
客，最大程度的礼貌。

希希妈妈报警后，警方迅速和当
地居委会取得联络， 居委会则将求
助的希望， 寄托在了这群专业社工
身上。 鲁静的女儿和希希年龄相仿，

面对差一点就将凋零的青春，她无比
心疼。

要把希希从网络那头的陌生人
手中“抢回来”，就要在家庭中给予她
曾经或缺的东西，为她重建一个情感
支持系统。 其实，母女俩内心都柔软
而善良，然而，话说出来，就变得像刀
刃般锋利———不忍看到女儿遭受校
园霸凌，希希妈妈用尽办法，帮希希
转学，然而冲突严重时，她会大吼着，

让女儿去死； 希希不想去学校读书
了， 除了觉得老师同学都不喜欢自
己，更藏着一个小心思———她升入中
学后不久， 妈妈被确诊身患重疾，她
希望自己留在家里照顾继父，让妈妈
可以安心住院。 妈妈却觉得，女儿怎
么可以如此不求上进。

融冰，始于一个简单的动作———

拥抱。 那或许是希希离开襁褓之后，

第一次如此真实地感受到来自妈妈
的温暖，也是母女俩第一次真真切切
“看到”彼此。 在社工的引导下，母女
俩开始了久违的平缓的对话。

转变并非一帆风顺。 2018年 1

月底的一天，在上海的漫天大雪中，社
工忽然接到希希的电话，“我又和妈妈
吵架了，我离家出走了。”“大家一下就
紧张起来，赶紧冲去他们家附近找。 ”

其实那天希希并没有走远，社工们很
快在希希家附近的小桥找到了希希，

希希也并不抗拒跟姐姐们回家。 那一
刻，大家忽然感到了欣慰———这是希
希第一次敞开心扉，寻求帮助，而这，

是她回归人群的第一步。

经过区精神卫生中心诊断，此时
的希希已患有重度抑郁症。经过心理
治疗和药物治疗，大半年后，希希抑
郁症基本痊愈，回归校园。

“很压抑， 没说几句就哭得不
行。”第一次见面，青少年社工顾澍慧
就敏锐地感觉到， 小洲太需要倾诉
了。 这在他从小到大的社会经历中，

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等待检察院处理结果期间，顾
澍慧通过微信聊天和一周一次的视
频通话，渐渐走进小洲的内心世界。

生活中，小洲和爸爸几乎“零交流”，

而在微信里， 小洲对顾澍慧这样一
个陌生人却并不抗拒， 始终亲热地
叫她“小慧姐”。 “小慧姐”从年轻人
喜欢的热门歌挑起话头， 小洲也就
滔滔不绝。

今年年初，正值疫情期间，小洲
爸爸的二手手机店生意遭受了不小
影响。 顾澍慧觉得，对于这个家庭来
说，“宅家”相处的日子，或许并不是
坏事。 她建议小洲，与其“歪门邪道”

利用网络漏洞赚“快钱”，不如干脆发
挥自己的特长， 帮爸爸一起想想，有
什么网上经营的好途径。 几个月后，

这招见效了！ 曾经剑拔弩张的父子
俩，成了“上阵父子兵”。 重回校园后
的小洲给自己定了最新的目标———

考全国二级建造师证书。

由于案发时年龄不满 18周岁，

且涉案金额不高，检察院最终决定附
条件不起诉，实施接受观护帮教 6个
月。 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未成年
人违法犯罪期间档案将被全部封存，

以给予其悔过自新的机会。 也就是
说，重新回到校园的小洲，并不会受
到异样的眼神。

然而，这段弯路，足以让他铭记
一辈子。

“我觉得也可能现在磨难越多，

以后的路会越平坦。 ”小洲在发给小
慧姐的微信中写道。 他说，他开始明
白，童年没法选择，父母没法选择，但
人生和快乐是可以选择的。

选择，对于青少年来说，并不容
易。 面对纷繁芜杂的世界，面对高速
运转的生活， 面对学业的高压和亲
情、友情的缺失，触手可及的网络随
时会让他们迷失方向。市服保办社工
处处长吴志晖直言，青少年网络保护
和预防犯罪工作只有“进行时”，没有
“完成时”。

“希希告诉我们，曾经把她推向
深渊的那个 QQ群， 里面有不止一个
孩子。 ”鲁静担忧的是，虽然希希回到
了校园， 犯罪嫌疑人目前也已落网，

但，究竟是否还会有花季少女被暗黑
之地吞没，依旧有许多未知。

“我们能做的更多是陪伴，为孩
子补上家庭教育带来的缺损，唤醒孩
子的自愈能力，实现‘助人自助’。 ”鲁
静说。

（吴女士、希希、小洲均为化名）

    希希身处的， 是一个典型的
“忽视型教养” 家庭———父母对孩
子既缺乏爱的情感和积极反应，又
缺少行为方面的要求和控制，导致
希希个性敏感、低自尊、情绪抑郁；

因家境贫困，学习能力差，希希从
小到大没有贴心的好友，缺乏有效
的朋辈支持。 这一切，都极容易将
一个孤独的女孩，推向一个忽然示
好的陌生人。

和她陷入同样困境的，还有大
学生小洲。在本市一家敬老院为老
人们拍摄的新春“云祝福”视频中，

他笑容阳光，特意选了花丛作为拍
摄背景，让祝福更有气氛。 谁也没
法把这个热情温暖的社区志愿者，

和“犯罪分子”联系起来。一年前的
小洲出大事了———在热心 “网友”

的引导下，他通过盗用账号等不法
手段，先后在某知名电商平台套取
了价值万余元的商品，终究被上海
警方传唤。

小洲在痛苦中坦言，自己去网
上“挣钱”，是为了证明给爸爸看，

自己可以养活自己了， 不用依靠
他，也不用再听命于他。

在经历了一段充满否定和“被
做主”的成长岁月后， 他无比渴望
独立。

小洲和爸爸相依为命。爸爸开

了一家手机维修店， 整天忙忙碌
碌。 从小，小洲就是在一家寄宿制
学校长大的。 对他而言，独立和孤
独，几乎相伴而来。

这一切， 小洲爸爸无暇顾及。

当被问及“你爱爸爸吗？”小洲吐出
斩钉截铁的两个字，“不爱”。他说，

自己喜欢唱歌，但爸爸从小就说他
唱歌不行； 他想买个笔记本电脑，

但不敢开口，因为爸爸“冥顽不灵”

……

听到这样的答案，小洲爸爸当
场大嚷了起来。为了让儿子摆脱整
日争吵的家庭环境， 自己努力挣
钱，送他进好学校，并支付昂贵的
学费，儿子没有理由不爱自己。

然而，面对儿子写在纸上的一
连串提问， 这个 44岁的男人，却
无法给出答案。

“这 20年来，是否给我过过
一次生日，送过什么礼物？ ”

“你是否为我的爱好理想而买
单？ 为何都是一时兴起的说辞？ ”

“我记忆中，在很小的时候，你
和我母亲生气，在下雨天，让我和
我母亲在超市睡纸板（箱），你是如
何想的？ ”

他更不知道，儿子读高中的某
一天晚上，已经去订了酒店，买了
安眠药想了结生命———幸好，上天

可能还是不舍得这个年轻的男孩，

也可能药的质量有问题，小洲服用
了安眠药，睡了一晚，又醒了。

遗传的力量有时就是如此强
大———虽然彼此看不惯，但是对于
如何做生意，父子俩都有浓厚的兴
趣。19岁的小洲嫌弃爸爸“不够成
熟”， 老是做一些在他看来莫名其
妙的投资，甚至有时他像“父亲”，

为眼前这个大事做不好，小事也老
犯错的中年男人 “操碎了心”———

比如，出门老是忘记带钥匙。

所以， 这一次， 当有人告诉
他， 可以通过网络干点事情时，他
果断地决定，要去干点事情。谁料，

一脚踏入泥潭。

“他们也可能在网络的诱惑
下，铤而走险。 ”上海市预防青少
年犯罪研究会副秘书长田相夏介
绍，近年来，本市未成年人网络犯
罪以“财产型”犯罪为主，包括诈
骗罪、贩卖毒品罪、介绍卖淫罪、

敲诈勒索罪、 传播淫秽物品牟利
罪等， 其中诈骗罪居于首位。 此
外，新型犯罪手段越来越多，除电
信网络诈骗、以虚假交友、购买游
戏装备为名等传统诈骗手法外，出
现了利用网络平台监管漏洞虚假
充值、骗取运费险及退货款等新型
犯罪手段。

    希希十分清楚寄件
人是谁。 那是她在 QQ

群里认识的一个 “朋
友”。 按照这位“朋友”的指

引， 希希已经在一场网络暗黑
游戏中，闯过了一关又一关。这些关

卡包括，在身上刻指定图案、服用特殊
药物、看暴力视频……对这位“朋友”的话，

她深信不疑———只要吞下药片，结束生命，她就
会成为这场游戏的赢家， 更可以彻底摆脱这个糟糕

的世界，获得“重生”。

当然，与此同时消失的，还有她以“付艺校学费”为
由，骗着妈妈陆续给“朋友”转去的近 20万元账款。 这
20万元，几乎是这个靠低保为生的家庭，所有的家底。

希希妈妈想不明白， 这只看不见摸不着的网络黑

手，究竟为何而来，从何而来，又是如何而来？

这一切，大数据知道。一项来自上海市预防青少年
犯罪研究会调查发现：网络，正在成为不法分子物色对
象的“快捷”犯罪媒介。 《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
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规
模为 1.75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93.1%。 未
成年网民中，在网上遭遇过暴力、赌博、吸毒、色情等各
类违法和不良信息的占 46%。

更令人担忧的是， 在成年人利用网络实施的侵
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案件中，犯罪方式越来越隐蔽。

未成年人既是网络犯罪的受害者， 也可能在网络的
诱惑下，铤而走险，成为施害者。 本市未成年人网络
犯罪以“财产型”犯罪为主，包括诈骗罪、贩卖毒品
罪、介绍卖淫罪、敲诈勒索罪、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
等，其中诈骗罪居于首位。

      朋友？ 凶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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